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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中环境新污染物危害管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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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环境新污染物的涌现给我国食品安全保障带来了全新挑战，亟需对其进行系统研究。本文梳理了蔬菜、水果、谷物、肉

类、水产类、蛋奶等主要食品中抗生素、内分泌干扰物（EDCs）、全氟化合物（PFCs）、微塑料（MPs）四大类新污染物的赋

存现状、危害特征及来源。研究发现，喹诺酮类抗生素在水产品、蔬菜、牛奶等食品中的检出率较高，主要来源于农兽药的使

用；EDCs中的双酚A在罐头食品、水产品中的检出率较高，壬基酚多检出于水产品中，两者主要来源于食品包装析出；PFCs
在水产品、畜禽肉、蛋类食品中的检出率较高，污水处理厂输送及食品包装析出是其主要来源；MPs在水产品中具有极高的检

出率，主要由受污染的环境介质输入。建议将更多类型的环境新污染物纳入食品安全监控范围，系统规划新污染物关联化学品

的科学使用规则，制定多管理部门联合管控机制，从而积极应对环境新污染物带来的食品安全挑战，切实保障我国食品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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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occurrence of emerging environmental pollutants brings new challenges to food safety in China, which needs to be 
systematically researched. This study focused on the distribution, hazard characteristics, and sources of antibiotics, endocrine disrupting 
chemicals (EDCs), perfluorinated compounds (PFCs), and microplastics (MPs) in major foods such as vegetables, fruits, grains, meat, 
aquatic products, eggs, and milk. It was found that fluoroquinolones showed a high detection rate in aquatic products, vegetables, and 
milk. Fluoroquinolones were mainly derived from the use of agricultural and veterinary drugs. Bisphenol A (one of phenolic EDCs) was 
frequently detected in canned food and aquatic products, and nonylphenol was mostly detected in aquatic products. Both EDCs were 
mainly from food packages. PFCs possessed a high detection rate in aquatic products, livestock meat, poultry meat, and eggs. PFCs were 
mainly from wastewater treatment plants and food packages. MPs showed a very high detection rate in aquatic products, which were 
mainly imported by contaminated environmental media. Ingestion of environmental emerging pollutants through food may lead to 
disease risk of human. Thus, it is recommended to monitor more types of emerging environmental pollutants in the scope of food safety, 
systematically plan the scientific rules of usage of the chemicals, and formulate a multi-departmental joint management and control 
mechanism to better cope with the issue of food safety caused by emerging environmental pollutants and effectively ensure food saf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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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食品是人类最基本、最重要的消费品。食品安

全是关乎国计民生的基础问题，也是世界人民共同

面临的重大挑战。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报道，食用不

安全食品能够引起轻如腹泻、重至癌症等超 200种

食源性疾病；每年约有 6×108人遭受食源性疾病影

响，4.2×105人因此死亡，累积损失 3.3×107健康生

命年；约有40%的5岁以下儿童正在承受食源性疾

病负担，每年有 1.25×105名儿童因此失去生命 [1]。

病原体、化学品对食品的污染是造成食源性疾病的

主要原因。与病原体相比，食品中化学污染物引起

的健康危害识别难度高、周期长，成为食品安全保

障需要着重关注的难点问题 [2]。

环境与食品安全密切相关，环境污染物可通过

土壤、水、空气等环境要素向农作物、蔬菜、鱼

类、动物等食品中迁移，成为食品中化学污染物的

重要来源，对食品品质及安全造成负面影响 [3]。

有研究报道，水生环境中的重金属可通过生物积

累、生物富集迁移到鱼类体内 [4]，在这些受污染

的鱼类被食用后，重金属会随之进入人体并发生累

积，存在诱发癌症等重大疾病的风险 [5]；被农药

污染的果蔬在食用后，能够引发多类疾病，产生头

痛、恶心等短期健康危害以及生殖危害、内分泌紊

乱等慢性影响 [6]。

从已有文献来看，重金属、农药等环境污染物

对食品安全的危害已引起广泛关注，但抗生素、内

分泌干扰物（EDCs）、全氟化合物（PFCs）、微塑

料（MPs）等环境新污染物尚未获得系统性关注，

相应的危害管控研究有待深入展开。针对于此，本

文通过相对全面的调研，力求明确蔬菜、水果、谷

物、肉类、水产类、蛋奶等主要食品中环境新污染

物的关键类型、污染现状及来源分布，进而提出食

品中环境新污染物问题的防控建议，为食品安全研

究提供基础性参考。

二、危害食品安全的环境新污染物及特征

随着土壤、水、空气等环境要素中新污染物的

不断涌现，食品安全面临着一系列与环境新污染物

相关的风险，其中抗生素、EDCs、MPs、PFCs等

是当前影响最为突出的新污染物类型 [7]。

抗生素是某些微生物在代谢过程中产生的能抑

制或杀灭病原微生物的化学物质，主要分为氯霉素

类、硝基呋喃类、喹诺酮类、磺胺类、β-内酰胺

类、四环素类等。抗生素滥用会导致细菌产生耐药

性，耐药性菌株可通过各种途径感染人体 [8]；抗

生素残留也会造成人和动物体内肠道菌群的微生态

改变，增加条件性致病菌感染的风险。

EDCs是一类可引起生物体内分泌系统紊乱的

外源性物质，不仅能够引起生物体自身健康状况发

生改变，甚至可能引发种群性别比例失衡而导致种

群数量衰减。流行病学和临床研究的初步结果表

明，EDCs 在乳腺癌、前列腺癌以及代谢性疾病

（如肥胖）的发生发展中起到重要影响。环境中存

在数百种EDCs，其中酚类雌激素如双酚A（BPA）、

壬基酚（NP）是食品中最为典型的EDCs，因其广

泛存在和显著的不良效应而越发受到关注。流行病

学研究证明，接触酚类雌激素可导致癌症发病率增

加、人类生殖健康度下降 [9]。

PFCs 是一类人工合成的化合物，特征为碳链

上直接与碳原子相连的氢原子全部被氟原子取代，

分为全氟酸、全氟磺酸盐两大类；在环境中具有

持久性，容易在食品中蓄积进而影响食品的品质与

安全。全氟辛酸（PFOA）、全氟辛烷磺酸（PFOS）

是食品和人体中最为常见的 PFCs单体 [10]，已被

报道对小鼠具有致畸效应和肝毒性；对人体健康危

害的直接数据尚不充足，但已引起欧洲食品安全局

等监管机构的关注。

MPs指尺寸小于 5 mm的微型塑料碎片，分为

原生和次生两类：前者是因生产生活所需进行人工

加工的微型塑料碎片，后者是源自于日常塑料制品

在风化、光照以及物理摩擦等外力作用下形成的塑

料碎片和纤维等。MPs成为危害严重的全球性环境

新污染物之一，甚至在人迹罕至的南极地区都已检

出。据估算，我国居民通过食物摄入的MPs量约为

512~898个/d [11]。摄入MPs可引发机体出现炎症

反应、氧化应激、细胞损伤等情况，更为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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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MPs作为其他环境毒害污染物（如重金属、多

氯联苯等）进入生物体的载体，将对生物产生远超

MPs 危害效应的毒害作用 [12]。因此，食品中的

MPs污染问题理应获得更多关注。

三、食品中主要环境新污染物的污染现状

（一）抗生素

大量研究显示，肉、蛋、奶、鱼、蔬菜等食品

中存在不同程度的抗生素检出，残留类别有β-内酰

胺类、喹诺酮类、磺胺类、四环素类，其中喹诺酮

类抗生素是主要类别。

2010年对我国10个省份采集的199个生牛奶样

本进行分析显示，β-内酰胺类、喹诺酮类、磺胺类

抗生素的检出率分别为 0.5%、47.2%、20.1%，未

检出四环素类抗生素；磺胺类检出水平为 6.24~

13.31 μg/kg ww（ww表示湿重），喹诺酮类检出水

平为 0.33~23.45 μg/kg ww [13]。2008—2010年，东

莞市蔬菜基地连续采样分析显示，喹诺酮类抗生素

检出率为61%~98%，诺氟沙星、环丙沙星、恩诺沙

星、洛美沙星4种喹诺酮类抗生素的总量平均检出

浓度达46.34 μg/kg dw（dw表示干重）。喹诺酮类抗

生素总量在不同类型蔬菜中存在差异，如叶菜类平

均为49.87 μg/kg dw，根茎类平均为44.81 μg/kg dw，

瓜果类平均为11.21 μg/kg dw [14]。

在水产品中，喹诺酮类抗生素检出率较高

（30%~80%），检出浓度为 1~90.6 μg/kg ww，其中

恩诺沙星、环丙沙星为主要的残留类别。值得注

意的是，养殖鱼的氟喹诺酮类抗生素检出率高达

95.69%，残留量最高为47 108 μg/kg ww，平均残留

量达到 725.1 μg/kg ww [15]。蛋、畜禽肉中的抗生

素检出率相对较低，如2011—2012年苏州市的市售

肉类中的检出率仅为 4.3%~30%，约 86%的样本检

出浓度不高于10 μg/kg ww [16]。

（二）内分泌干扰物

对河北省市售356份食品样本进行分析发现，BPA

在畜禽肉、淡水鱼、海水鱼中的检出率超过 90%，

检出浓度分别为ND（表示未检出）~67 ng/g ww、

1.2~26.6 ng/g ww、ND~21.2 ng/g ww；肉类罐头、

鱼肉罐头、谷物罐头等罐装食品中的检出率为

100%，浓度范围为3.7~514.8 ng/g ww；小麦粉、饮

料及桶装水、大米中的检出率与检出浓度均较

低 [17]。对于四川省市售 414份食品，在 71.3%的

样本中检出了BPA；肉类罐头、鱼肉罐头、谷物罐

头仍是BPA检出率及检出水平（ND~173 ng/g ww）

最高的食品，其次是海水鱼（ND~64.8 ng/g ww）、

大米及小麦粉（ND~22.5 ng/g ww），最低的是淡水

鱼、畜禽肉（ND~7.88 ng/g ww）[18]。在果汁、番

茄意大利面中检测到 BPA 的存在，浓度范围为

6.815~15.54 ng/g ww，但在新鲜蔬菜（如卷心菜、

番茄）中未检出BPA [19]。

NP是食品中另一类常见的EDCs。现有研究表

明 [20]，在深圳市、海口市的市售蔬菜中，NP检

出水平为ND~6.27 ng/g ww；调查蔬菜种类涵盖芹

菜、黄瓜、番茄、大白菜、萝卜、蘑菇、菜花、茄

子等，其中芹菜（6.27 ng/g ww）检出水平最高，

黄瓜、番茄次之（4.96~5.02 ng/g ww）；在湖南省市

售苹果、梨子、香蕉、橘子、草莓、柠檬等水果

中，NP检出水平为ND~12.91 ng/g ww，其中柠檬

检出水平最高，草莓未检出；在北京市的市售47份

动物性食品中，NP检出率达到74.7%，其中鱼类样

品检出水平最高（5.02~55.98 ng/g ww），其次为畜

禽肉类（ND~16.87 ng/g ww），鸡蛋的检出水平为

ND~2.94 ng/g ww，牛奶的检出水平为ND~17.6 ng/g 

ww。我国渤海湾地区的贝类、鱼、虾和蟹中的NP

检出浓度为 143~678 ng/g ww [21]，而太湖地区的

淡水鱼、贝类、虾的检出浓度为 33.4~2012 ng/g 

ww，其中贝类检出水平最高 [22]。

（三）全氟化合物

膳食是人体暴露 PFCs的重要来源。成人每日

PFOA 总摄入量有 67%~84% 来源于膳食摄入，

PFOS膳食摄入占比为 88%~99% [10]。从北京市的

市售150 份动物性食品样本中（包括畜禽肉、水产

品、蛋类、奶制品等）挑选了7种并分析了PFCs含

量 [23]，有48%的样本检出了PFCs，其中水产品的

检出率最高（70%），随后是畜肉（66.7%）、禽肉

（53.3%）、蛋类（26.7%）、奶制品（23.3%）；水产品

的PFCs总量为20.73 ng/g dw，而蛋类、畜禽肉、奶

制品的PFCs 总量分别为9.29 ng/g dw、3.68 ng/g dw、

2.59 ng/g dw、0.3 ng/g dw。在成都市开展的研究

显示， 17 种 PFCs 在鸡蛋中的检出浓度最高

（155.25 ng/g ww），其次是奶制品（2.14~3.94 ng/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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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鱼类（1.31~1.67 ng/g ww）、猪肉（0.966 ng/

g ww）、蔬菜（0.682~0.101 ng/g ww）、大米（0.321 

ng/g ww） [24]。

PFOA、PFOS 单体在水产品及蛋类中的检出浓

度高于其他食物类别，尤其在蛋黄中的富集浓度可

达 588 ng/g ww，而在蔬菜、谷物中的赋存浓度较

低 [24]。从舟山市、广州市的鱼市收集了 7种海产

品，测定了 9种PFCs的赋存浓度；发现PFOS是最

主要的PFCs单体，存在于所有海鲜样品中（如鱼、

软体动物、螃蟹、虾、牡蛎、贻贝、蛤蜊），检出

浓度为 0.3~13.9 ng/g ww [25]。在 6 个沿海省份采

集了47种富含脂肪的鱼类和45种贝类，发现PFOS

是多脂鱼中的主要 PFCs （检出浓度为 0.0014~

1.627 ng/g ww），PFOA是贝类中的主要 PFCs（检

出浓度为0.0054~7.543 ng/g ww）[26]。此外，在青藏

高原高山湖泊采集的鱼类样本中，有96%的样品检

出了PFOS，平均浓度范围为 0.21~5.20 ng/g dw [27]；

在 15 个省份 17 个城市的肉类、鸡蛋样本中，

PFOA、PFOS的检出浓度分别为0.05~1.99 ng/g ww、

0.06~12.5 ng/g ww [28]。

（四）微塑料

水产品是MPs检出最为频繁的食品类型，有约

80%的主要食用鱼类被MPs污染。从检出浓度看，

在上海市市售的 27 种鱼类中，MPs 含量为 1.1~

7.2 个/条，海洋鱼高于淡水鱼[29]；舟山海域的鱼、

贝、虾 3种海产品的MPs平均含量为（1.39±0.41）

个/g ww；84%的沿海养殖牡蛎样本中检出了MPs，

平均含量为0.62 个/g ww [30]；9种双壳类动物体内的

MPs 检出率为 100%，含量为 2.1~10.5 个/g ww [31]。

东部沿海地区的海苔也存在MPs附着情况，附着量

为 0.9~3个/g dw [32]。在海产品中，MPs类型主要

为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酯（PET）[11]。

针对果蔬、谷物、肉类、奶等食品的MPs污染

研究不多，但仍有研究证实蔬菜、谷物等植物性来

源食品在生产过程中能够富集环境介质中的MPs，

如生菜根部可吸收富集聚苯乙烯MPs [31]。鸡肉等

包装肉类表面可附着MPs颗粒；墨西哥市售的23种

牛奶样品检测到了 MPs 颗粒，平均检出浓度为

6.5±2.3个/L [32]。此外，食盐、蜂蜜、啤酒等食品

中均已检出MPs；我国 15种品牌的食盐中均检出

了 MPs，其中海盐为 550~680 个/kg，湖盐为 43~

360个/kg，井盐为7~200个/kg [33]。

四、食品中主要环境新污染物的来源

（一）抗生素的来源

抗生素在畜牧业、水产养殖业中被广泛使用， 

成为食品中抗生素残留的最主要来源。我国是世界

最大的抗生素生产国和消费国，2013年抗生素使用

总量为 1.62×105 t，约有 52%的抗生素被用于动物

养殖 [34]，动物抗生素平均使用强度约为美国的

2.8倍 [35]。

动物用抗生素并不能完全被动物体吸收，大多

随排泄物进入环境中，导致水、土环境中出现多种

抗生素残留。例如，我国土壤、地表水、近海岸水

体中的抗生素检出率分别为100%、98%、96.4% [36]；

抗生素污染最严重的地区是渤海湾，包括京津冀地

区，沈阳、大连、青岛等城市。

在集约化水产养殖过程中，鱼类残留食物和排

泄物导致水质恶化，极易滋生细菌性鱼类疾病，因

而采用抗生素控制细菌感染成为养鱼户对抗细菌病

原体的重要手段 [37]。与畜牧业养殖中抗生素主要

进入土壤不同，水产养殖中的抗生素更易向水生态

系统扩散。抗生素使用和排放第一次全国调查

（2015年）发现，我国河流中的抗生素平均浓度为

303 ng/L，而在美国、德国、意大利的河流中分别

为 120 ng/L、20 ng/L、9 ng/L [38]。此外，向水体

施用抗生素的方式也使水产养殖鱼类反复暴露于污

染环境中，从而引起水产品中的抗生素富集。

（二）内分泌干扰物的来源

食品中的EDCs主要来源于两方面：由环境要

素污染造成且难以控制的食品污染，由食品包装

材料中EDCs 的处理过程和释放溶解造成的食品污

染 [39]。研究表明，烷基酚（如NP）和BPA无法

在污水处理厂中被完全去除，因而向水环境逐渐扩

散，可观测浓度范围约为1~1000 ng/L [40]。

BPA、NP等环境常见的EDCs是环氧树脂和塑

料生产的重要原料。在食品包装中，NP来源于抗

氧化添加剂亚磷酸三壬基苯基酯的氧化。研究评估

不同包装材料中的NP含量，发现相应检出浓度从

水瓶（PET）中的低于0.03 µg/g到保鲜膜（聚氯乙

烯，PVC）中的287 µg/g。BPA在塑料食品包装袋、

102



中国工程科学 2022 年 第 24 卷 第 6 期

一次性纸杯（聚乙烯）、一次性塑料瓶（PET）、方

便面杯等塑料制品中的检出浓度为0.98~2.03 μg/g。

包装袋中的酚类EDCs已被证明能够向食品迁

移。例如，由高密度聚乙烯（HDPE）、PVC材质制

成的矿泉水瓶，可向水体中释放的NP浓度分别为

180 ng/L、300 ng/L；假设每位成年人每天消耗 2 L

水，则在每天消耗的NP中，有 4.8%或 8%的来自

HDPE或 PVC瓶装饮用水。牛奶中的NP释放量测

试也得到类似结果。食品储藏时间、食用时间、微

波加热时间的延长，温度、酸度（或乙醇浓度）的

升高，这些外在因素与部分内在因素（如含油量）

叠加，也会增强酚类EDCs从包装材料到食品的迁

移。在罐装果汁、番茄酱、罐装蔬菜样品、罐装海

鲜等食品中，也发现了受到从包装材料中迁移的酚

类EDCs污染。由此可见，食品包装材料已是酚类

EDCs释放和溶解的最重要污染源。

（三）全氟化合物的来源

PFCs赋予材料防水、防油、防污性能，在食

品包装中广泛应用。据估计，在所有的食品包装中

约有 17%的是 PFCs涂层纸，如塑料、铝或化学涂

层等。当 PFCs 涂层纸和纸板与食品直接接触时，

PFCs可迁移到食品中 [41]。我国PFCs生产量占世

界的 70%，年产量和增长率均维持在高位 [42]。

PFCs制造也是PFCs向环境释放的重要途径。例如，

在受氟化学工业园区影响的农田中，地表水、地下

水中的PFCs最大浓度分别为 1860 μg/L、273 μg/L；

山东省氟化学工业园区周边的农业土壤样品中的

PFCs 总量的最大值为 641 ng/g dw [43]，较尼泊尔

科希河流域（1.78 ng/g dw）、中国东部地区（0.34~

2.5 ng/g dw）的未污染土壤PFCs浓度高1~3个数量

级 [44]。环境介质中的 PFCs可在生产过程中逐渐

向食品转移。市政污水处理厂排放是 PFCs进入环

境的另一重要来源 [45]，如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地表

水中的 PFCs总量为 42.4~170 ng/L。进入地表水循

环系统后，PFCs通过畜禽的直接暴露或污水灌溉

等方式进一步污染物食品安全。

（四）微塑料的来源

食品原材料的带入是MPs进入食品的主要途径

之一。日常生活中丢弃的塑料、化妆品、清洁用品

以及工业生产废水等，通过污水处理厂排放来污染

地表水环境，食品原料自身从环境介质中接触MPs

导致富集。MPs 在食品加工常用原料（自来水），

水产品（鱼、虾、蟹、贝），牛奶，啤酒中均有检

出 [46]。土壤环境中的MPs 主要来自农业地膜覆盖

与垃圾遗弃。林地、果园、农田等土壤中的MPs，

可经由植物根部被吸收并从根部转移到可食用部

分，使得水果、蔬菜、作物等被污染，进而通过食

物链来进一步污染动物性食品（如肉、奶等）。

食品MPs污染的另一种途径是外源污染。食品

生产加工环境中或食品外包装的MPs污染，迁移至

食品将造成MPs附着 [47]。奶瓶、一次性纸杯、聚

乙烯托盘、茶包等常见的食品包装材料，会在使用

过程中产生并向食品中释放MPs。据估算，使用聚

丙烯奶瓶喂养的 12月龄以下婴儿，平均MPs颗粒

暴露量可达 1.58×106个/d [32]；每打开、扣紧水瓶

100次，可导致瓶盖处最多产生 1.22×106个MPs颗

粒 [46]，危害人体健康。

五、食品中环境新污染物问题管控建议

（一）构建食品中环境新污染物危害识别体系，形

成优先监控名录

鉴于环境与食品生产加工密不可分的关系，环

境中不断涌现的新污染物给食品安全保障带来重大

挑战。《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

（GB 2762—2017）仅对铅、镉、汞、砷、锡、镍、

铬、亚硝酸盐、硝酸盐、苯并[a]芘、N-二甲基亚硝

胺、多氯联苯、3-氯-1,2-丙二醇等13种环境污染物

的限量标准进行了规定，而《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

限量标准》（GB 2763—2021）、《食品安全国家标

准 食品中兽药最大残留限量》（GB 31650—2019）

分别对农药、兽药的最大残留限量进行了规定。可

见，仍有大量的环境污染物新类型亟待加强监管。

当前主要面临以食品安全为导向的环境新污染物监

测指标滞后且不全面、监测数据以描述性为主且定

量数据不足或质量较差、环境新污染物控制标准缺

乏等问题 [48]，共同导致食品健康风险因子识别与

管控较为被动。

应以发展的眼光来看待食品新污染物问题，保

持对环境高风险新污染物的持续关注，不断更新 / 

扩增食品中危害化学污染物监控名单，以提高监测

指标的全面性、风险识别的主动性。分地区追踪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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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集环境高风险新污染物的污染状况及毒理学数

据，建立环境新污染物动态监控数据库；按地区特

征筛选污染程度较为突出或生物毒害效应较为严重

的重点环境新污染物，将之纳入食品质量监测范

围，据此开展食品中重点污染物的定期监测，系统

把握危害我国食品安全的新污染物动态变化情况。

形成成套的标准化食品高风险新污染物监测方法体

系，涵盖样品抽样方法、污染物提取方法、污染物

定性定量分析技术等；在食品领域推广使用，获得

高质量、标准化的监控数据，提升食品安全监测能

力。采用大数据技术及相应的计算模型，深度挖掘

监测数据，明确不同食品类别中应优先监控的高风

险、高危害环境新污染物名录；关联分析污染物食

品膳食暴露浓度、毒理学数据、疾病发生风险等多

维度数据，科学制定新污染物控制标准。优控污染

物常规监控、周期性重点污染物普查、优控污染物

名录动态调整相结合，综合实现食品安全风险的主

动识别；提高环境新污染物导致的食品安全风险的

提前识别可行性，以科学手段加以高效预防、精准

干预。

（二）从社会全局角度进行协调，研究规划新污染

物关联化学品的科学使用规则

食品安全受环境影响很大，土壤、水、空气中

的新污染物会迁移到农作物、蔬菜、鱼类、动物等

食品原材料中；为确保食品安全和质量所采取的多

种食品加工程序，又增加了环境负担甚至造成新的

环境污染，如食品加工业会产生大量废水而污染地

表水环境 [3]。因此，食品中的新污染物危害问题

具有全局性、系统性特征，需从源头控制与新污染

关联化学品的使用以减少污染的发生。建议相关管

理部门协同，对涉及食品安全的化学品使用进行顶

层设计和规划，尽快制定科学合理的新污染物关联

化学品使用规则。

在生产端，倡导绿色生产、激励科技创新、优

化生产工艺，从源头环节减少新污染物关联毒害化

学品的使用或产生；提升水处理工艺水平，改善工

业及生活废污水中新污染物的去除能力，阻断新污

染的关键传播途径；加快推进精准农业，把握化

肥、农兽药的施用量与作物种植、畜禽（水产）养

殖增产之间的经济规律，合理实施化肥及农兽药等

化学品的使用控制措施。在消费端，制定政策引导

普通消费者进行绿色消费（如加大垃圾分类处置力

度、实行生活垃圾及污水处理梯度收费制度等），

控制居民日常生活中不合理的浪费及非环保行为；

提高资源回收利用率，减少消费端的新污染关联化

学品排放，反向调节其生产总量。此外，全面了解

社会各个环节的新污染关联化学品生产与使用情

况，对生产 ‒ 消费链中浪费行为频发的关键环节进

行排查；借助先进技术，结合行政立法手段，减少

行业及个人浪费行为，逐步提升生产 ‒ 消费全链条

的环境友好程度。

（三）完善多部门信息互通途径，建立食品中环境

新污染物的联合管控制度

环境监测、营养与膳食调查、食源性污染物追

踪、疾病监测等管理部门独立运行各自的信息系

统，相关信息的对外共享程度低；而对于食品安全

这一综合性管理问题，只有尽可能多地掌握相关信

息，才能掌握全貌并制定科学合理的应对措施。目

前，用于收集和存储数据的统一数据标准、格式依

然缺失，使得关键信息共享面临技术性困难，对食

源性疾病跟踪、食品风险评估构成了明显的不利影

响 [48]。例如，膳食消费数据、膳食暴露评估所需

的污染物数据分别根据不同的规则进行编码：前者

采用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食品安全所创建

的5位食品编码，后者使用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制

定的编码规则。

我国正在建设国家数据共享平台，以提高跨管

理机构的信息交流效率。以该平台作为数据共享的

基础设施，加强管理部门之间的信息互通，尽快形

成相互预警机制。环境监测部门向食品监管部门实

时预警区域内的环境污染状况，如重点污染区域、

重点监测新污染物、新污染物基本毒性数据等；疾

病监测部门可提供最新的区域性流行疾病分布特

征、风险强度预警及相关监测数据；食品监管部门

综合利用各部门的预警数据，切实提升食源性疾病

的追踪能力、健康风险的早期识别与预防能力。发

挥各部门的业务专长，进行跨部门合作与联合管

控，建立制度完善、信息共享的食品安全社会共治

模式，多方位开展风险沟通。提高公众意识、鼓励

公众参与，培育健康饮食文化，增强社会公众对管

理政策及食品市场的监督意识及能力，更好保障我

国食品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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